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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 幕 低 垂 ，大 别 山 的 花 岗 岩 于 湿

润 中 静 默 ，仿 佛 在 无 声 地 回 忆 。 峭 拔

的 崖 壁 旁 ，松 柏 肃 穆 如 披 甲 的 卫 士 。

山花零落枝头，融入坠落的雨滴，悄然

没入深谷幽涧。雨水浸润着这横亘鄂

豫 皖 三 省 的 磅 礴 山 体 ，也 渗 入 它 褶 皱

深深、沟壑纵横的腹地，浸湿那些深藏

的英烈往事。

时光回溯到 1938 年。日军挟海空

优势，沿长江北岸和大别山北麓向武汉

发起攻击。这莽莽苍苍的大别山，骤然

成为江北主战场。日寇的铁蹄踏过安

徽六安、霍山，又兵分两路——左路直

扑豫南固始、商城，意图穿越大别山北

麓 直 捣 武 汉 ；右 路 则 杀 气 腾 腾 扑 向 罗

山、信阳，妄图迂回包抄。侵略者的算

盘打得响，却低估了这片土地的坚韧。

中国军队寸土必争，浴血阻击，狠

狠挫败日寇锋芒。与此同时，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新四军和地方抗日武装，如尖

刀般插入敌后。他们发动群众，开辟豫

鄂边抗日根据地，在日伪心脏地带展开

艰苦卓绝的游击战。山林是屏障，人民

是靠山。这支不屈的力量，牵制和消灭

了大量日伪军。新四军第 5 师和豫南军

民，用鲜血和生命在大别山的沟壑峰峦

间 ，谱 写 了 一 曲 曲 气 壮 山 河 的 辉 煌 史

诗，留下了无数感天动地的英雄传奇。

此刻，山风呼啸着穿过层峦叠嶂，

拂过松涛如怒的峰顶，仿佛仍在传递当

年的捷报。夏日的大别山，溪瀑淙淙，

林壑染翠。那些风云激荡、血火交织的

岁月，已化作一段永恒的集体记忆——

山风过处，花岗岩峰岭如闻号令，起伏

奔腾，共同托举起脚下这片傲然挺立于

江淮之间的土地。

终年缭绕的云雾，曾是大别山天然

的甲胄。民族危亡之时，在这原始林莽

深处，战士的身躯曾轰然倒下，如同铁

树的种子落入岩缝间的沃土。于是，千

万棵铁树开花，千万位英雄站起，前仆

后继，在这苍茫混沌里，如竹笋般破土

而出，倔强地刺向阴霾笼罩的天空。

有 一 位 终 老 于 大 山 的 奶 奶 ，临 终

前 常 久 久 凝 视 如 血 色 浸 染 的 黄 昏 ，仿

佛 穿 透 岁 月 烟 尘 ，回 望 那 段 她 铭 记 终

生的记忆。那时，她还是个少女，蜷缩

在山岩罅隙形成的幽暗小洞里。一道

刺 目 天 光 从 峰 峦 一 线 天 缝 隙 射 下 ，像

利 刃 照 亮 对 面 峻 峭 山 梁 —— 在 那 里 ，

一 名 战 士 倒 下 。 日 本 鬼 子 的 皮 靴 声 、

吆喝声在山谷间回荡，他们反复搜山，

盘 桓 在 那 具 破 碎 的 遗 体 旁 。 终 于 ，寂

静 降 临 。 她 颤 抖 着 爬 出 山 洞 ，在 那 片

赭红色、布满碎石的山坡上，用双手艰

难 掘 开 一 个 浅 坑 。 没 有 棺 木 ，没 有 仪

式，她将那位素昧平生的战士安葬，用

野 花 编 成 一 个 朴 素 的 花 环 ，轻 放 在 新

隆起的土堆上。

清 冽 山 泉 叮 咚 作 响 ，曾 滴 入 战 士

们的竹筒瓦罐。在粮食极度匮乏的艰

难 岁 月 ，大 别 山 谷 的 战 士 们 充 满 革 命

乐 观 主 义 精 神 。 他 们 壮 志 凌 云 ，苦 练

杀 敌 本 领 ，只 为 随 时 准 备 向 入 侵 者 发

起 致 命 一 击 。 当 云 雾 散 开 ，豁 然 开 朗

之 际 ，往 往 伴 随 着 一 场 战 斗 的 胜 利 。

那 振 奋 人 心 的 消 息 ，会 借 着 穿 透 深 谷

的 鹰 唳 ，传 遍 每 一 道 山 梁 、每 一 个 村

落，点燃人们心中的希望之火。

一封泛黄的抗战烈士遗书，在岁月

中辗转流传。纸页上，朴拙的字迹力透

纸背：“爹娘放心，儿在队伍上有吃有

喝，打鬼子要紧！”对年轻的妻子，他写

道：“照顾好家，等胜利！”对志同道合的

伙伴，他豪迈写道：“等大伙手里都有了

枪杆子，定能把鬼子赶回老家去！”字里

行间，是报平安的宽慰，是必胜的信念，

是对亲人最深的挂念，唯独没有对牺牲

的恐惧。多年后，当他的孙辈手捧这封

珍贵的遗书，一字一句地辨认、诵读，那

熟 悉 的 乡 音 俚 调 仿 佛 在 他 们 耳 畔 响

起。从那横平竖直的笔画里，他们读懂

了那朴实文字深处蕴藏着的信念锋芒。

硝 烟 已 散 尽 。 如 今 ，青 瓦 白 墙 的

村 舍 新 居 ，如 珠 玉 般 点 缀 在 大 别 山 的

额 间 。 昔 日 刀 劈 斧 削 般 的 褶 皱 沟 壑

间，烂漫的油桐花、沉甸甸的油茶果和

饱 满 的 板 栗 随 山 风 摇 曳 。 飞 鸟 如 精

灵，穿梭于林霭晨雾，振翅飞向依山而

建的新家园。

青山叠翠，碧溪蜿蜒，那些血与火

的 抗 战 传 说 ，早 已 融 入 这 山 水 血 脉 之

中 。 烈 士 陵 园 依 山 而 建 ，青 石 垒 砌 的

层 层 石 阶 肃 穆 而 上 ，那 面 鲜 艳 的 五 星

红 旗 ，在 峡 谷 劲 风 中 猎 猎 招 展 。 花 岗

岩墓碑沉默伫立着。一个民族深沉的

悲 怆 与 不 屈 的 精 神 ，都 被 时 光 之 刀 深

深 镌 刻 进 这 坚 硬 的 肌 骨 纹 理 之 中 ，为

后 来 者 撑 起 一 片 遮 风 挡 雨 、铭 记 历 史

的苍穹。

我曾在清明时节到访过这里。那

天 ，雨 水 顺 着 殷 红 的 杜 鹃 花 瓣 滑 落 ，

那点点猩红仿佛渗入千百年沉默的岩

层 深 处 。 那 个 时 节 ，从 山 脚 到 峰 顶 ，

层 林 尽 染 ，杜 鹃 花 如 烈 焰 般 燃 烧 着 层

层 叠 叠 的 山 峦 。 我 想 ，那 喷 薄 而 出 、

仿 佛 要 冲 破 冰 冷 石 壁 的 鲜 红 花 瓣 ，分

明源自当年每一滴融入这大别山骨血

的 滚 烫 骨 髓 。 历 史 已 成 往 事 ，山 石 依

旧 沉 默 。 可 那 漫 山 遍 野 灼 目 的 鲜 红 ，

好 似 当 年 那 无 数 面 猎 猎 战 旗 ，在 时 光

长 河 中 无 声 招 展 ，永 远 映 照 着 这 巍 巍

青山。

绿风年复一年吹拂，唤醒大别山的

每一道沟壑。踏青的游人循着山花芬

芳而来，议论着“龙窝”“白马尖”“黑凹”

这些历史的地名。当游客怀着一份庄

重肃穆，缓缓走进这片静卧于山坳的陵

园，整个山川的气息骤然改变——风过

林梢，松涛阵阵，就像是当年的冲锋号

在回响，壮怀激烈之情瞬间弥漫开来。

陵 园 内 ，散 落 的 青 石 桌 凳 无 言 伫

立。稚嫩的孩童手持洁白菊花，在石桌

上 轻 轻 摊 开 描 绘 烽 火 岁 月 的 图 画 书 。

那些烙印于石、流传于山谷、铭刻于心

的故事里的英雄，似乎正安坐于石椅之

上，静静谛听着后辈的童音。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兵，在孙女的搀

扶下，步履蹒跚地攀上陵园石阶。他的

到来惊起了栖息的山雀，它们扑棱着翅

膀 掠 过 新 叶 初 绽 的 栎 树 与 马 尾 松 梢

头。那位老兵微驼却不失挺拔的身躯

肃立在战友墓碑前，仿佛一枚鲜活的、

饱经风霜的历史坐标，深深刻入这方山

石的岁月肌理。

这 由 古 老 地 壳 隆 起 形 成 的 苍 翠

群 山 ，从 未 遗 忘 任 何 一 方 朴 素 的 青 石

墓 碑 。 那 些 以 生 命 叩 醒 沉 睡 村 庄 的

先 行 者 ，当 新 土 覆 盖 在 他 们 身 上 ，每

一 个 被 深 深 镌 刻 在 坚 硬 山 岩 上 的 名

字 ，都 会 发 出 激 荡 云 谷 、穿 越 时 空 的

回 响 。 在 先 行 者 长 眠 的 地 方 ，那 些 曾

经 承 载 过 他 们 英 勇 身 躯 的 山 石 上 的

草 木 ，早 已 默 默 铺 展 —— 它 们 正 以 漫

山 遍 野 、生 生 不 息 的 姿 态 ，深 深 扎 根

于 这 片 热 土 ，荫 庇 着 他 们 用 生 命 换 来

的和平安宁。

在群山怀抱的最幽深处，那些融入

花岗岩灵魂的名字与故事，依旧在无声

地生长、沉淀。雨水年年冲刷着墓碑的

棱角，那刻入石髓的精神印记却愈发清

晰、坚韧。当盛夏的艳阳穿透林隙，洒

落大地，那摇曳的绿意与山花，都在诉

说着一段段大别山的故事，传唱着每一

位曾将滚烫热血深情浇灌在这里的英

雄先辈的不朽传奇。

难忘烽火大别山
■温 青

有段时间，为了收集战史资料，我经

常拜访某干休所的王老。他参加过不少

战役战斗，而且身体健康，思维清晰，给

了我很多帮助。

一个夏日傍晚，我从王老家出来往

回走，碰见一位老前辈。无意间我得知，

王老以前是“解放战士”，他有一个没有

释怀的心结。

后来，我因为在旅史上有一些疑惑，

数次上门请教王老。我很想打开他心头

那个隐藏了几十年的心结，但又怕触及

他不愿回忆的伤痛。踌躇再三，在一个

深秋的下午，我终于鼓起勇气，向王老问

及此事。

王老沉默一阵后，向我缓缓讲起一

双布鞋的故事。

王老是为了给他父亲治病，“卖壮

丁”参加国民党军队的。他出门时，母亲

给了他一个包袱，里面有一件半新短褂

和 一 双 塞 有 3 块 钱 的 崭 新 布 鞋 。 王 老

说，他在国民党军队里挨打挨骂又挨饿，

吃尽了苦头。想家时，他就抱着那双布

鞋，用鞋面鞋帮在脸上不住地摩挲，想象

是母亲在抚摸他的脸。那双布鞋是母亲

一针一线缝给他的，他一直舍不得上脚。

半年后的一个冬日下午，他们遇上

解放军。王老回忆，一个满脸络腮胡子

的解放军老兵缴了他的枪，他把肩上的

包袱也递了过去。天擦黑时，那个胡子

老兵把包袱还给了他，可他发现包袱里

的那双布鞋不见了。

王老“解放”入伍后，得知胡子老兵

是他们的副班长，比他早“解放”两年。

副班长话很少，但他的笑容让人感觉很

温暖。“诉苦教育”后，王老知道了解放军

的很多政策，其中有“不拿群众一针一

线”和“不搜俘虏腰包”。

王老熬不住想家想妈，想母亲做的

那双布鞋。他终于忍不住，将副班长拿

走他包袱里布鞋的事情报告给了班长和

指导员。指导员听了很生气。晚上集合

点名时，他在队伍前讲评一天的战斗工

作情况后，突然喝令副班长出列。指导

员命令副班长当着全连官兵的面向王老

道歉，并交还那双布鞋；同时还撤销了他

副班长的职务，责令其在班务会上作深

刻检讨。

班务会上，副班长检讨说，他太喜欢

那双鞋，一时昏头私自留下了，请王黑蛋

同志（王老当时的名字）原谅他。轮到王

老发言时，他抽泣着说，那双鞋是他母亲

做的，带着它，就像母亲在身边。但是为

了一双鞋弄成这样，他对不住大家，也对

不起副班长。

副班长被撤职后，班里没有任命新

的 副 班 长 ，大 伙 还 是 喊 胡 子 老 兵 副 班

长。他也依旧干副班长的活，干得更认

真细致了，只是饭量小了很多。王老说，

那段时间，副班长干什么都像憋着一股

劲，脸愈发黑瘦了。

不久，战斗打响了。

那年寒冬腊月，战士们在没膝深的

冰水中挖坑道，条件异常艰苦。连队开

“小诸葛亮会议”时，煤矿工人出身的副

班长建议加挖一道与主坑道平行的副坑

道，每隔一段距离横着与主坑道挖通，使

空气可以回流。这样不仅可以解决洞内

缺氧的问题，而且，如果主坑道被敌人破

坏，副坑道仍可前进。副班长挖坑道又

快又好，经常连干几班，也不让人接换。

他好几次累到昏倒，醒过来又钻进坑道

接着挖。

坑道终于挖到了城墙下。随着一声

巨响，战士们像潮水一样从城墙豁口涌

进城去。王老跟着队伍往前冲，突然，他

看见前面一个像副班长的身影中弹倒

下，被担架队员给抬了下去。

战斗结束，王老他们班抓了十几个

俘虏，只有副班长负了伤。晚饭后，连队

通信员急匆匆跑来，让王老马上去团卫

生救护所一趟，副班长找他。

团救护所设在一座破庙内，挤满了

人。副班长躺在最里边的一张门板上，

嘴唇干枯，脸色惨白，胡子拉碴。王老看

见这样的副班长，几乎认不出来。副班

长似乎一直在等他。示意他坐下后，副

班长微闭双眼，自顾自轻轻说起话来。

他说，3 年前端午那天，他去没过门

的媳妇家回来的路上，被几个国民党兵

抓了壮丁。那天，准媳妇送给他一双布

鞋，和王老母亲做的一模一样，针脚也是

那么紧致细密，鞋面也是上好的家织布

料。他一路上打开包袱看了几回，试了

试正合脚。

副 班 长 断 断 续 续 说 着 ，突 然 咳 嗽

起 来 ，说 冷 ，却 满 头 大 汗 ，牙 齿 咯 咯

响。王老赶紧抱来一床破棉被给他盖

上 。 副 班 长 接 着 说 ，他 带 着 那 双 布 鞋

被 抓 进 国 民 党 军 队 两 年 ，那 双 鞋 是 他

全部的念想。结果那双鞋先是被国民

党 军 队 的 班 长 ，后 来 又 被 排 长 穿 在 脚

上，毫不爱惜。布鞋被他们穿烂了，他

们就扔了。

副班长的声音越来越小，王老凑到

他嘴边，听到他说渴。王老飞跑出去，端

来热水喂给他喝，副班长却头一歪，水从

嘴角溢了出来……

掩 埋 副 班 长 时 ，全 连 官 兵 都 参 加

了。副班长和其他牺牲的同志一样，用

草垫子卷起，头下垫一块砖，砖上刻着他

们的名字。第一锹土下去，王老带着哭

腔大喊，等一等。他飞奔回宿营地，捧回

那双布鞋，半跪在地上，仔细把鞋子穿在

了副班长脚上。

讲述完毕，王老看着窗外枯黄的落

叶，含着泪说，副班长穿着那双崭新的布

鞋，神色安详，嘴角带笑，像是要出远门

的样子。

一
双
布
鞋

■
刘
跃
清

乌云压在天际，狂风骤起。雷声

乍响，雨点噼里啪啦击打在那片废弃

房屋上，也落在某连突击小队的队员

们身上。

矮墙掩体后，爆破手梁达昌捂着扭

伤的脚踝，豆大汗珠掺着雨水流下。队

长蒋文杰神色凝重，恍惚间，他又想起

了老队长。

那年实兵对抗演练，还是列兵的他

因冒进行动导致整组暴露。当他懊悔

自责时，老队长语重心长地说道：“记

住，冷静是突击队员的第二颗心脏。”如

今，已成为连队排长的他，正带领战友

参加城镇攻防演练。

两小时前，在急促的集合哨中，城

镇攻防演练任务开始。

随着“战斗”打响，蒋文杰一行人在

装甲车的掩护下默契配合，按照战斗队

形展开破障行动。他们沿街区搜索前

进，抵近“敌”要点。

猛烈风雨中，行动时间已过去大

半。梁达昌在翻越障碍物时不慎扭伤，

队友蒋名替他缠绷带。雨幕朦胧，大家

看不清前路。

“继续行动！”随着一声命令，几道

身影如猎豹般闪出矮墙。梁达昌靠后

据枪警戒，副队长毛元湛在侧翼持枪掩

护战友快速通过封锁线，冲入前方大

楼。

大楼内非常寂静，突击小队放轻

脚步仔细搜寻。“队长，这边！”爆破手

李 勰 宇 欣 喜 的 声 音 传 来 —— 他 们 抵

达了“人质”被困房间。“砰——”炸药

掀起浓厚烟尘，蒋文杰率先突入。“清

空 房 间 ，解 救 人 质 ！”突 然 ，一 个“ 敌

人”从两点钟方向冒出，被他瞬间“击

毙”。

“你的胳膊怎么回事？”蒋文杰见李

勰宇衣袖染血，急切问道。

“队长，只是表皮伤，我能坚持住！”

原来，炸药爆破墙体时，冲击波震碎了

附近窗户，飞溅的玻璃碎片划破了李勰

宇的胳膊。为不影响行动进度，他咬牙

坚持着。

“必须立刻处理。”蒋文杰注意到伤

口渗血量增大，赶紧掏出急救包。“队伍

休整 10 分钟”。

“队长，不碍事……”被蒋文杰瞪了

一眼，李勰宇不再说话。他看着队长为

自己细心包扎，心底涌上一阵温暖。

10 分钟后，突击小队沿街区继续

前进。他们锁定了一座可疑楼房，那里

大概率是“蓝军”大本营。

正当队员小心侦察，蒋文杰突然神

色一凛，低声命令：“快隐蔽！”队员们立

刻隐蔽到掩体后。原来，蒋文杰发现

“敌军”在楼内布有两处观察哨，还有一

处用于监控“蓝军”指挥所要道的暗哨

位于楼顶——终于，突击行动到了最关

键时刻。

骤雨初歇，凉风掠过队员们潮湿的

作训服，冷飕飕的。所有人在掩体后都

屏气凝神，心弦绷到极致——任何细微

举动都可能暴露行踪，导致突击任务前

功尽弃。梁达昌脚踝疼得不行，仍努力

保持警戒姿势。当他因重心不稳微微

晃动，战友的手从不同方位抵住了他的

背脊。

静 默 观 察 后 ，队 员 们 大 体 确 认

“ 敌 ”防 御 体 系 的 关 键 节 点 。 蒋 文 杰

捡起半截树枝，在泥地上勾勒进攻路

线。“二组负责切断通讯，三组控制制

高点……”

“ 行 动 ！”一 声 令 下 ，队 员 们 迅 速

按照前三角队形压低身体，交替掩护

向“ 敌 ”目 标 位 置 展 开 突 袭 。 烟 雾 弹

破 窗 而 入 ，趁 烟 雾 升 腾 ，他 们 快 速 涌

入楼内。急促“交火”后，蒋文杰带队

走 出 楼 房 —— 他 们 成 功 刺 入“ 蓝 军 ”

要害。

不 久 ，急 救 车 驶 来 ，两 名 卫 生 员

疾 步 奔 向 伤 员 。 他 们 用 止 血 棉 压 上

李勰宇渗血的伤处，又将梁达昌肿胀

的脚踝裹上弹力绷带。“慢着点……”

战 友 们 关 切 地 围 拢 过 来 。 看 着 他 们

亲切的脸，梁达昌和李勰宇既感动又

骄傲。

暮色降临，流云裹上橘红色的余

晖。突击小队忙着整理装备，虽然身体

非常疲惫，可胜利的喜悦在他们心中激

荡着。他们明亮的眼眸里，闪耀着比晚

霞更热烈的光彩。

风雨突击
■甘祖昌 蒋火旋

当裤腿沾染青草的馨香

泥土的气息氤氲在靶场

刺鼻的硝烟飘向远方

他们说

战斗的青春就该是这样

当膝和肘被碎石擦出瘀伤

负重压弯钢铁的脊梁

战斗的青春

■何晓敏

营房老了

剥落的墙皮似岁月撕裂的伤口

风在缝隙间大声吟唱

像往昔练兵的号角

曾住在老营房的兵也老了

鬓角的黑发沾染霜雪

步履蹒跚

再难踏出当年的激越

但他赤诚的心

仍然滚烫在胸腔

老营房见证士兵的成长

操场上，有他们铿锵的足印

靶场上，他们的枪声惊飞流霞

宿舍里

他们笑着，说着家乡的俚语

老兵记得老营房的模样

那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

那棵老树，那个沙地

那些分别后没有再相见的战友

都在老兵梦里

鲜活如初

老营房还在老地方

老地方已不是当初的模样

老兵站在祖国的天南海北

眷恋的目光穿透久远的时光

老营房与老兵

■刘建伟

映天红（油画） 张 强作

红色足迹

精短小说

寂野无人

战车骤启

车轮将夜的帷幕撞碎

落地成沙，碾入大地

轰鸣震耳

炮筒与火舌流泻

与地面相接的刹那

硝烟腾起如浓云

抬眼，天边玉盘高悬

照见关山不朽、岁草枯荣

也照见戍边卫士的身影

向前，向前

在这烈火洪流中

官兵以血性为墨、胆气为笔

在深爱的土地刻写报国誓言

红旗猎猎间

荒野在沸腾

夜 训

■付晓蕾

仍要拼命奔跑，冲过终点

他们说

伤疤是我们荣誉的勋章

防弹衣覆盖在皮肤之上

刺刀已是手臂的伸展

烈日和汗水冶炼着战场的真金

每一个人

都用拼搏和无悔，续写着

战斗的青春


